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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
进入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

家汇观象台工作

被评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1980年
成为国际天

文联合会会员，任

上海天文台台长

1981年
任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

1983年-1988年1951年11月

1927年6月

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市

当选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副主席，1991年

再次连任至1994年

1991年
任中国科协副主

席，并连任至2001年，其

后任中国科协荣誉委员

国际编号为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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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第六届上海市

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2020年5月
荣获第二届

全国创新争先奖

1988年7月 1994年7月● 主持建立和发展了我国综合

世界时系统并长期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

● 负责建立了我国甚长基线干

涉测量网，为“探月工程”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 是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

的奠基人之一，在她的推动下，亚太空

间地球动力学国际合作计划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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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航者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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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时间”校准到深空探测，98岁的叶叔华院士用韧劲和智慧推动中国天文崛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幼时起，叶叔华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
子”，无论在哪里总能闪闪发光。她在兄弟
姐妹中排老三，故按“伯仲叔季”取名叶叔
华。这个个子不高的小女孩最喜欢看《三国
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并且能过目
成诵，从小便颇有一股子英雄气概。
受生计和战乱所迫，叶叔华随家人辗转

多地才念完了小学和中学。大哥和大姐留
在广州读中学，初到香港时的她成了“老
大”，不仅要帮母亲记账算账，还要照顾三个
弟弟。于是，每晚给三个小男孩开“书场”，
她读的书多，又会编故事、讲故事——她的
口才或许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日后无论
在什么工作岗位，叶叔华讲话都不用讲稿，
富有逻辑、说服力和感染力。
高考选专业时，叶叔华第一次和开明的

父亲发生了严重分歧。她心仪的是浪漫的
文学，同样热爱文学的父亲却强烈反对。父
女俩一次次谈话，志愿表也一改再改，好不
容易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数学系——不是

文也不是医，将来可以当老师。前来招生的
中山大学当年只有数学天文系，于是，叶叔
华以理学院全区第一名的高分被中山
大学数学天文系录取。
虽然结缘过程多少有点“误打误

撞”，但这并不影响天文给叶叔华留下
美好、浪漫的第一印象。正是在中山大学求
学期间，叶叔华真正爱上了天文学；也是在
中山大学，她遇到了终身伴侣——程极泰。
酷爱天文的程极泰，本在武汉大学学矿冶，
课余常发表关于天文的论文，而当时全中国
唯有中山大学有天文系。就这样，程极泰转
学来到叶叔华所在的班级。因着共同的志
趣，相似的性格，两人相识相知相爱，一起钻
研天文与数学，一起完成了关于宇宙膨胀的
毕业论文。叶叔华也因此更觉天文的浪漫，
“宇宙让我总能保持好奇和浪漫的心境”。

1949年6月，学成毕业、喜结连理的两
人，在广州找不到从事天文研究的单位，回
到香港德贞女中谋到一份教书的工作。

1950年暑假，他们去南京想在紫金山天文
台谋职，但当时只招一名男性。倔强的叶叔
华给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写了一
封信，列举了五大理由表明“无论如何都不
该不录用我”的态度。怎奈，曾经的“东亚最
好的天文台”，实在无力招兵买马。

1951年，他们作别香港，来上海求职。
程极泰去到复旦数学系工作，叶叔华则用了
整整三个月时间才敲开徐家汇观象台（上海
天文台前身）的大门。

叶叔华进入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工
作是：观测恒星，计算恒星时，再换算成世界
时。所谓世界时，是以地球自转运动为基
准，通过天文观测，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
算处理后得到的标准时间系统。有了精确
的世界时，才能有精确的北京时间。测绘、
国防、科研等很多领域，对世界时的精确度
都有极高的要求。
叶叔华在徐家汇观象台上班的第三天，

恰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来视
察工作。“11月22日 星期四 上海 晨阴63?
F。下午雨，风。……上午九点徐家汇气象
台束家鑫派车来接，遂至徐家汇台上。……
【旁注：……天文尚有新来中山大学女生叶
叔华】”竺先生的日记，以其一贯严谨、准确
的语言记录了当日的情形，这可能也是未来
的上海天文台台长在中国天文舞台的第一
次亮相。
就这样，徐家汇观象台首位女天文学家

的科学生涯，始于“标准世界时”和“北京时
间”。当时测时用的中星仪、收时用的天文

钟、播时用的发报机，都谈不上先进，想要提
高授时精度，只能先从观测者的操作技术下
手。每逢夜间观测，首先要早早打开观测室
的活动屋顶，让室内外温度一致，以尽可能
减少热辐射对观测的影响。观测者则需要
目不转睛地两手操作中星仪跟踪恒星，手眼
并用地做好同步记录。
天文观测是相当辛苦的：冬天冻到手指

发麻，不能戴手套；夏天蚊子叮咬，也得先忍
住……为了充分利用每一个晴天，台里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晴夜，便要观测，节假
日也不例外。所以，国外的观象台存在“周
末效应”——由于周末无人观测而出现数据
分布不均，但叶叔华和同事们的坚守有力保
障了观测精度和数据均匀性。
每日枯燥地观测、计算、接收时号、校对

天文钟、发播时号……设备陈旧简陋，工作
单调刻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循环往
复，不仅不浪漫，简直受不了。
如此这般竭尽全力的工作，一度还不受

人待见。多年后，叶叔华依然能清晰地记得

测量专家韩天芑当年的严厉批评：“不用你
们的结果还好，用了，反而把我们的测绘工
作搞坏了。”在大地测量中，测绘者需在野外
核验播时台发播的时间信号。若是时间信
号精确度不高，编制地图时这一点和那一点
就会连不上，导致地图拼接不起来。
深受激励的叶叔华决心将青春年华，投

入到为国家时间工作而奋斗的事业中。
195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对徐家汇观象台
的授时工作进行质量鉴定，结论是精确度好
于?0.003秒，已能基本满足国内大地测量、
航海、航空、工矿等测绘需要。

1958年，国务院要求建立我国自己的世
界时综合系统。叶叔华带领课题组，花了一
年多的时间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适用的数
学模型。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1964年，我
国世界时测时精度跃居世界第二。1966年
1月1日起，全国各个应用部门一律采用上
海天文台所发布的综合时号改正数。
从此，每一项研究，叶叔华都下决心要

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走在世界科学前沿。

不言放弃 从“标准世界时”起步2

误打误撞 初识天文学的浪漫1

仰望星空 用热爱坚守“宇宙级”的浪漫

两个多月前，天问二号成功发射升空，
正在奔赴小行星的征途中。这一回，在跨越
亿万公里的星际征途中，多了一双默默守护
的“眼睛”：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VLBI测
轨分系统首次使用长白山和日喀则两个新
建40米望远镜执行任务，与现有的上海天
马（65米）和新疆乌鲁木齐（26米）观测站联
合观测，并和升级后的上海VLBI中心共同
构成了新的“四站一中心”VLBI测轨网络。
VLBI在我国的起步与快速发展，凝聚了叶
先生的无数心血，也见证了这位战略科学家
的远见。
上世纪70年代初，刚走出牛棚的她，

趁着打扫图书馆的机会，在积满灰尘的书
堆里翻开了国外天文学杂志。射电望远镜
和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技术等，就此
进入她的视野。“VLBI就是当时天文观测
中分辨率最高的技术，前途无量。”于是，当
中国科学院来各个单位问询发展事宜，她
大胆提出VLBI；还跑去当时的电子工业部
跟人磨破了嘴皮子，说中国一定要做甚长
基线和激光测月。“我这个人其实是胆子极
小的，但在科学问题上，却是什么也不怕
的。”叶先生说话嗓门不大，却非常坚定。
要知道，即便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

美国和加拿大，当时的理论和技术也都刚
刚起步，还在摸索阶段。我国要实现VLBI
组网，至少需要在两个地方建造两台直径
大于25米的射电望远镜。在她锲而不舍
的努力下，VLBI计划从零起步，上海天文
台和中国天文界，也一步步赶上了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国际天文从经典观测转向空间

观测的潮流，完成了“逆袭”。再后来，叶先
生又一次提出：“在VLBI测轨分系统中，我
们上海的望远镜是最小的也是最老的，但
又是这个项目的头，该怎么办呢？”中国科
学院与上海市政府决定合作建设上海65
米射电望远镜——这台综合性能亚洲第
一、世界第四的大口径射电望远镜，2012
年建成。

VLBI测轨分系统也圆满完成嫦娥一
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以及天问
一号等任务，并继续为天问二号保驾护航，
不断续写佳话。

科学家有多种类型，其中殊为难能可贵
的是战略科学家，能“出方向”“出概念”“出思
想”的战略科学家。叶叔华便属于后者。

她是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的
奠基人之一，主持建立并发展中国综合世
界时系统，并始终保持世界前沿水平；她前
瞻性地提出建设中国VLBI网，打开了一扇
世界前沿新学科的大门，为探月工程作出
了关键性贡献；她倡导建设并建成“天马望
远镜”，大幅提升了我国射电天文观测能力
并取得重要成果；她提出酝酿已久的“现代
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计划，为我国
提高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水平另辟蹊径；
她卓有远见地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望远
镜阵列（SKA）的创始国，并倾尽全力地推
动上海筹建SKA亚洲科学中心，使中国在
国际大科学工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今天
已成上海新地标的上海天文馆，也是叶先
生一手促成的，她成就了一座梦幻的、给人
启迪的天文馆。

战略远见 能“出方向”敢挑大梁3
叶叔华总说，国际合作对天文学的发展

至关重要。直到现在，她依然保持和国际同
行的联系，交流最多的是女性同行，可以一
起讨论未来的天文学发展方向也可以讨论
眼前的生活。在前几年的一次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上，她的一段流利英语演讲唤起了
无数人的共鸣。
“如果你想要获得什么，就必须努力去

争取！”当时，已经95岁的老人认真、诚恳地
鼓励女性以行动争取男女平等。她谈到，女
性科学家相较于男性科学家其实更不容
易——要承担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顾
及家庭和睦，还要在职场打拼，努力维系
好一切……她的一生，便是这样做的。

叶叔华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天文台台
长。放眼国际科学界，也凤毛麟角。她担任
台长期间，上海天文台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
获得了迅速的成长。她在国际天文学界也
享有很高的威望，尤其是在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IAU）。20世纪80年代，她连任两届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是担任这一重要职
务的首位中国人。在这两个任期内，她进一
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天文界与国际天文界
的广泛联系与交流、合作观测与研究，不断
提升我国天文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996年，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计
划（APSG）在上海启动，20个国家和地区参
加，中央局总部设在上海天文台，首届主席

由叶叔华担任。叶叔华去找国外同行谈亚
太合作；去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联合会大会
上寻获推动国际项目实施的“终极东风”。
叶叔华和老伴，都是音乐爱好者。程极

泰男高音高亢洪亮，曾是教工合唱团的主
力。两位都钟爱西洋古典音乐，然而工作
后，叶叔华只能偶尔听几段世界名曲的录
音，再好的音乐会也没法抽时间欣赏。“我所
从事的天文事业需要我倾注毕生的精力。
人是很难两全的。”
在中国，大家习惯叫她“叶先生”；在国

际科学界，人们尊称她为“MadameYe”。她
向世界展示了一位中国女科学家的气度与
能量。

中国要有自己的VLBI网，中国要有自
己的大型射电望远镜，中国要有自己的国
际一流天文馆，中国要在国际大科学工程
中发挥引领作用。这些在中国天文的不同
发展阶段许下的愿望，叶先生都已实现。

在浩渺的宇宙，小行星3241号被命名
为“叶叔华星”。她的目光，总是望向更远
的地方，望向宇宙的深处。

为什么我们需要天文馆？在为建设上
海天文馆而奔走的日子里，很多人问过这
个问题。叶先生的回答是：中国建设科教
强国和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能力与决
心已经有目共睹。尤其是中国的航天科技
进步很快，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的航天大
国。这个时候，我们的科普若是依然只关

注地球，恐怕就要落后了。“天文馆也可以
带领我们去探索最远的世界。天文就是这
样一门有魔力的学科，能让我们认识到地
球以外的世界，知道整个宇宙如何运行，重
新认识与评价人类自身，甚至帮助人类找
到新的家园。”

6月，叶叔华迎来了98周岁生日。“您依
然觉得天文是一件浪漫的事吗？”记者问。
“95后”的她，认真地回答：“要是从爱好来说
的话，大家都说它很浪
漫。天空大家都看得
到，但是并不是大家都
认识得很深啊。想要深
入理解天空，理解宇宙，
就是科学研究的事情

了。”从这个意义而言，天文其实并不浪漫，
作为一门非常基础的学科，它对研究者要求
很高，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浪漫
是表象的，内涵是深奥的、严谨的、需要孜孜
以求的。
对叶先生而言，怀着宇宙与人类的梦

想，天文依旧浪漫如初，让每一个爱上它的
人都能有所受益，不断受益。而她，依旧是
那个对天文充满浪漫想象的女孩子。

心怀梦想 天文依旧浪漫如初5

本报记者 董纯蕾 郜阳

98 岁的叶叔华，仍被浪漫的天文学深
深吸引着。
“爱好天文看起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然而，绝大部分人只能看到它的表象，想要读
懂天空真正深入的内涵，那就是科学家的事
情了，需要专门的研究机构来实现。”对研究
了一辈子天文的她而言，早已习惯了一种耐
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生活，且依然热
爱，这大概便是一种至高的浪漫了吧。
“在科学研究这座高山险峰上，爬坡我已然

爬不动了，但还能眺望哪座山峰会有好的风景。”
这些年，叶叔华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去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负责建设的
吉林长白山和西藏日喀则40米射电望远镜建
成。落成启用仪式上，叶叔华通过视频表达
了祝贺与祝福，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相信
日喀则和长白山40米射电望远镜建成启用以
后，一定会在探月工程以及小行星、火星、木
星的深空探测任务当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她
底气十足，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天文。 ■ 1974年叶叔华提议在国内建3个站的VLBI网

■ 叶叔华在射电望远镜工作现场

深化合作 展示女科学家力量4

■ 叶叔华在上海佘山25米射电望远镜前■ 1964年叶叔华在丹容等高仪上观测

■ 叶叔华和丈夫程极泰

本报记者
张剑 摄

邵晓艳 制图


